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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麼
是
尊
嚴
？
就
是
人
可
以
講
自
然
舒
服
的

語
言
。

記
得
彭
丹
嗎
？
九
十
年
代
性
感
女
星
，
傳
媒

對
她
頗
不
客
氣
，
加
上
是
大
陸
人
，
廣
東
話
有

口
音
，
正
合
乎
那
時
的
﹁
大
陸
妹
﹂
老
土
形

象
，
像
早
期
的
利
智
，
是
就
手
的
歧
視
對
象
。

九
六
年
看
過
一
段
香
港
電
台
的
戲
，
彭
丹
竟
有
個

角
色
，
雖
也
是
演
富
豪
的
情
婦
，
但
起
碼
讓
她
自
自

然
然
、
舒
舒
服
服
地
講
普
通
話
。
戲
裡
她
簡
直
換
了

個
人
，
說
一
些
人
說
的
話
，
是
一
個
人
的
聲
音
，
不

是
為
討
好
港
媒
而
講
的
蹩
腳
粵
語
。
我
覺
得
彭
丹
那

一
刻
就
有
了
尊
嚴
；
不
管
她
真
人
怎
樣
，
不
管
她
值

不
值
得
。

翻
查
網
頁
，
原
來
那
是
當
年
︽
香
江
歲
月
︾
第
二

輯
，
以
九
十
年
代
的
眼
光
，
回
顧
八
三
年
以
還
的
香

港
政
治
，
當
中
穿
插
幾
段
感
情
事
。
明
星
是
耀
眼

的
，
有
很
紅
的
王
馨
平
，
年
輕
的
米
雪
、
伍
衛
國
、

鄭
浩
南
、
錢
嘉
樂
、
鮑
漢
琳
和
黃
允
財
。
彭
丹
一
人
分
演
雙
生

姐
妹
，
劇
情
倒
很
迂
迴
曲
折
。
演
技
很
好
嗎
？
也
不
見
得
，
只

是
一
個
內
地
女
人
的
身
份
，
她
配
合
到
。

這
麼
看
來
，
所
有
配
音
電
影
，
無
論
是
人
家
配
還
是
自
己
配

的
，
總
之
不
是
現
場
同
步
收
音
，
就
沒
多
少
尊
嚴
。
你
看
林
青

霞
這
麼
多
電
影
，
有
幾
部
是
她
真
正
在
說
話
呢
？
我
們
雖
看
到

她
的
影
像
，
卻
沒
能
通
過
她
的
聲
音
，
聽
她
自
然
的
說
話
，
接

觸
到
她
作
為
一
個
人
的
底
蘊
。
一
個
藝
人
，
這
是
莫
大
可
惜
。

至
於
企
業
，
也
有
失
去
尊
嚴
的
一
刻
，
且
與
賺
蝕
無
關
。
也

是
九
十
年
代
，
加
入
一
家
有
規
模
的
公
司
，
剛
巧
第
二
天
公
司

就
宣
布
﹁
扶
正
﹂
一
位
老
闆
當
香
港
區
總
經
理
，
要
出
新
聞

稿
。
本
來
是
件
好
事
，
但
這
新
老
闆
是
中
英
混
血
兒
，
長
得
很

漂
亮
，
懂
一
點
廣
東
話
，
而
外
貌
和
習
性
卻
是
百
分
百
金
髮
洋

人
。
偏
偏
那
時
流
行
講
人
才
本
地
化
，
不
知
公
司
哪
個
﹁
蠶
蟲

師
爺
﹂，
說
不
如
在
新
聞
稿
吹
噓
這
是
公
司
本
地
化
的
重
要
一
步

吧
。
我
當
時
就
想
，
你
這
樣
寫
，
報
紙
編
輯
看
見
相
片
、
洋

名
，
一
定
玩
你
。
果
然
，
第
二
天
就
有
花
邊
新
聞
，
揶
揄
我
們

偽
本
地
化
。
教
訓
是
：
說
不
自
然
的
話
，
馬
上
就
丟
了
尊
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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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家
廊
王
大
慶

尊 嚴
伍淑賢

翠袖
乾坤

任
護
花
是
誰
？

上
月
中
在
此
欄
寫
了
篇
︿
任
護
花
筆
下
兩
好

漢
﹀，
任
護
花
只
作
簡
略
介
紹
，
皆
因
資
料
不
足

也
，
所
據
者
多
為
劉
以
鬯
主
編
的
︽
香
港
文
學
作
家

傳
略
︾。
近
翻
閱
資
料
，
終
得
一
二
，
特
作
補
充
。

任
護
花
生
年
不
可
考
，
只
知
道
逝
世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
享
壽
據
說
逾
七
十
。
他
的
出
身
，
和
︽
成
報
︾
創
辦
人
何

文
法
一
樣
，
都
是
寫
稿
和
報
紙
打
工
一
族
。
戰
前
，
任
護

花
投
稿
廣
州
的
︽
公
評
報
︾，
獲
賞
識
，
於
是
做
了
︽
公

評
報
︾
的
副
刊
編
輯
。
自
此
走
上
報
界
，
三
十
年
末
更
自

資
創
辦
一
份
小
報
︽
先
導
︾。

任
護
花
祖
籍
鶴
山
，
世
居
佛
山
，
身
高
六
尺
，
面
長
，

愛
寫
作
和
粵
劇
，
他
的
妻
子
是
廣
州
名
花
旦
紫
葡
萄
。
三

十
年
代
，
夫
妻
倆
曾
隨
桂
名
揚
領
班
到
美
國
三
藩
市
演

出
，
目
睹
華
人
遭
外
族
欺
凌
，
而
幫
會
之
間
勢
成
水
火
，

不
時
械
鬥
。
任
護
花
感
慨
萬
分
，
返
港
後
即
在
自
辦
的

︽
先
導
︾
報
撰
︽
中
國
殺
人
王
︾，
寫
的
就
是
唐
人
街
幫
會

故
事
，
更
為
華
僑
仗
義
出
氣
，
儆
惡
鋤
奸
，
行
文
三
及

第
，
隨
而
結
集
，
竟
大
受
歡
迎
，
自
此
一
路
寫
下
去
，
連

載
後
一
集
又
一
集
出
版
，
蔚
成
一
股
﹁
殺
人
王
風
潮
﹂。

這
股
﹁
風
潮
﹂
流
行
到
五
、
六
十
年
代
，
現
時
不
少
老
人

家
，
都
有
看
過
、
聽
過
殺
人
王
。
任
護
花
所
署
的
筆
名
是

周
白
蘋
。
據
韋
基
舜
說
，
這
筆
名
的
含
意
，
將
﹁
蘋
﹂
字

移
往
頭
位
，
讀
一
遍
，
但
知
其
意
了
。

抗
戰
後
，
他
再
創
一
江
湖
人
物
牛
精
良
，
在
自
辦
的
︽
紅
綠
︾
連

載
，
同
樣
吃
香
，
後
來
還
改
編
上
銀
幕
，
袁
步
雲
據
之
繪
成
漫
畫
。

︽
紅
綠
︾
是
小
報
，
隔
日
刊
，
由
於
︽
牛
精
良
︾
受
歡
迎
，
五
十
年

代
改
成
日
報
出
版
。
任
護
花
還
是
粵
劇
的
班
主
和
開
戲
師
爺
，
更
出

任
電
影
導
演
、
編
劇
，
堪
稱
多
才
多
藝
。
除
周
白
蘋
這
筆
名
外
，
還

有
金
牙
二
，
專
寫
怪
論
，
早
於
三
十
年
代
末
已
在
︽
先
導
︾
大
書
特

書
，
比
四
十
年
代
的
高
雄
，
在
︽
新
生
晚
報
︾
以
三
蘇
筆
名
寫
的
怪

論
還
要
早
。

據
說
，
任
護
花
為
人
做
戲
，
能
引
人
發
笑
，
但
他
絕
少
哈
哈
大

笑
，
即
微
微
一
笑
也
少
，
為
人
卻
平
易
，
對
初
出
道
的
記
者
，
莫
不

循
循
善
誘
，
悉
心
教
導
。

袁
步
雲
稱
，
在
廣
東
報
人
中
，
任
護
花
是
第
一
個
以
﹁
新
文
藝
腔
﹂

來
寫
小
說
的
作
家
。
︽
公
評
報
︾
時
期
，
曾
寫
︽
殺
人
小
姐
︾，
後

出
單
行
本
，
改
拍
成
電
影
。
︽
殺
人
小
姐
︾
連
載
時
，
每
日
附
一
幅

插
圖
。
袁
步
雲
說
，
報
紙
小
說
每
天
有
插
圖
這
種
風
氣
，
也
是
由
他

首
創
。
是
乎
？
還
待
考
證
。

由
︽
殺
人
小
姐
︾
這
篇
名
來
看
，
任
護
花
對
﹁
殺
人
﹂
二
字
情
有

獨
鍾
，
這
才
有
後
來
的
﹁
殺
人
王
﹂。
至
於
殺
風
凌
厲
，
︽
牛
精
良
︾

系
列
勝
︽
殺
人
王
︾
多
矣
，

十
分
殘
忍
。

有
日
與
倪
匡
品
茗
，
談
起

︽
殺
人
王
︾
，
他
即
大
讚
不

已
，
並
說
：
﹁
書
中
的
機
關

佈
置
，
別
開
生
面
。
後
來
的

占
士
邦
，
也
不
知
是
否
師
法

它
的
？
哈
哈
！
﹂
這
當
然
是

說
笑
，
但
由
此
可
見
，
殺
人

王
確
比
占
士
邦
小
說
、
電
影

﹁
先
進
﹂
得
多
。

可
惜
，
︽
殺
人
小
姐
︾
不

可
覓
，
︽
殺
人
王
︾、
︽
牛
精

良
︾
出
了
多
少
部
書
仔
，
也

不
可
考
了
，
要
詳
細
深
入
研

究
，
唯
望
文
物
出
土
。

由殺人小姐到殺人王
黃仲鳴

琴台
客聚

作
家
莫
言
獲
得
諾
貝
爾
文
學
獎
，

他
的
作
品
，
我
一
本
都
沒
有
讀
過
。

我
擁
有
一
套
三
十
多
冊
的
當
代
長
篇

小
說
叢
書
，
有
鐵
凝
的
、
王
安
憶

的
、
陳
忠
實
的
、
熊
召
政
的
、
張
平

的
。
奇
怪
的
就
是
沒
有
莫
言
的
。
那
也
不

要
緊
，
趕
快
去
圖
書
館
找
，
但
他
的
書
許

多
都
已
借
出
，
只
剩
下
一
本
︽
蛙
︾。
趕

快
借
來
，
一
睹
為
快
。

果
然
莫
言
是
說
故
事
的
高
手
，
一
看
手

不
釋
卷
，
三
天
便
將
之
讀
完
。
這
本
涉
及

跨
度
甚
長
的
年
代
，
並
以
第
一
人
稱
說
書

的
方
式
敘
述
的
故
事
，
內
容
頗
為
豐
富
。

說
是
第
一
人
稱
，
但
卻
不
是
自
傳
。
其

中
真
真
假
假
，
有
真
實
也
有
鋪
作
。
作
為

了
解
那
個
年
代
歷
史
的
人
，
看
起
來
真
是

津
津
有
味
。

比
如
說
，
上
世
紀
六
十
年
代
有
幾
個
叛
徒
飛
行

員
，
駕
飛
機
叛
逃
去
台
灣
，
貪
圖
的
便
是
那
若
干
百

㛷
的
黃
金
。
這
是
十
分
不
光
彩
的
事
。
雖
說
較
早
也

有
台
灣
飛
行
員
劉
善
本
駕
機
起
義
未
歸
，
但
解
放
軍

空
軍
飛
行
員
竟
然
叛
逃
，
與
解
放
戰
爭
時
國
民
黨
陸

海
軍
起
義
未
歸
，
完
全
不
同
。
莫
言
安
排
這
個
叛
徒

飛
行
員
，
竟
是
小
說
中
第
一
人
稱
的
﹁
我
﹂
的
姑

姑
，
一
個
堅
定
甚
至
盲
目
執
行
黨
的
政
策
的
黨
員
婦

科
醫
生
的
戀
愛
對
象
，
這
是
何
等
諷
刺
！

全
書
是
貫
串
㠥
執
行
計
劃
生
育
政
策
以
及
由
此
而

產
生
的
悲
劇
。
作
者
雖
然
沒
有
完
全
否
定
計
劃
生
育

的
必
要
性
，
在
廣
大
農
村
中
的
重
男
輕
女
，
超
生
是

為
了
增
加
一
個
男
孩
，
以
便
承
接
香
火
。
這
種
頑
固

的
觀
念
，
至
今
如
是
。
書
中
描
寫
對
超
生
強
迫
流
產

的
場
面
，
觸
目
驚
心
。
甚
至
往
往
不
僅
危
及
嬰
兒
，

也
奪
去
母
親
的
性
命
。
事
實
上
我
們
知
道
的
，
報
刊

上
報
道
過
的
，
執
行
計
劃
生
育
的
野
蠻
行
徑
多
的

是
，
莫
言
描
述
的
只
是
冰
山
一
角
。

但
莫
言
敢
於
觸
及
這
些
暴
露
社
會
黑
暗
面
的
禁

區
，
也
算
是
大
膽
了
。
他
雖
然
曾
手
抄
一
段
毛
澤
東

在
延
安
文
藝
座
談
會
的
講
話
，
但
他
暴
露
黑
暗
而
不

是
歌
頌
光
明
，
已
經
觸
犯
﹁
講
話
﹂
的
禁
區
。

一
位
在
農
村
成
長
，
受
正
規
教
育
不
多
，
可
說
是

自
學
成
才
的
作
家
。
他
的
成
就
，
也
可
說
是
天
才
。

莫言的《蛙》
吳康民

生活
語絲

遊
越
南
河
內
，
當
然
不
會
錯
過
被
表
列
為
﹁
世
界

自
然
遺
產
﹂
的
下
龍
灣
。

記
得
二
○
○
二
年
遊
逛
這
個
有
﹁
海
上
桂
林
﹂
之

稱
的
下
龍
灣
，
是
乘
坐
遊
艇
作
一
日
遊
。

遊
艇
在
海
上
漫
溯
，
舉
目
可
見
海
面
上
星
羅
棋
布

地
點
綴
㠥
許
多
奇
峰
，
據
說
有
三
千
六
百
多
座
，
或
連

綿
，
或
孤
立
，
千
般
姿
態
，
萬
般
模
樣
。
而
峰
內
則
﹁
別

有
洞
天
﹂
地
隱
藏
㠥
大
自
然
遺
產—

—

鐘
乳
石
岩
洞
，
其
中

﹁
木
頭
洞
﹂
最
具
特
色
，
位
於
萬
景
島
海
拔
一
百
八
十
九
米

最
高
峰
的
半
腰
，
洞
口
不
大
，
洞
內
廣
闊
，
分
為
三
層
，

外
洞
可
容
數
千
人
，
洞
壁
上
的
鐘
乳
石
，
形
成
各
種
動
物

形
象
，
活
靈
活
現
，
令
人
稱
奇
。

中
門
洞
是
下
龍
灣
另
一
個
著
名
的
岩
洞
，
也
分
為
形

狀
、
規
模
各
不
相
同
的
三
個
間
隔
。
外
洞
像
一
間
高
大
寬

敞
的
大
廳
，
可
以
容
納
數
千
人
；
洞
底
平
坦
，
洞
口
與
海

面
相
接
；
漲
潮
時
，
小
遊
艇
可
以
一
直
開
進
洞
中
。
外
洞

口
周
圍
長
滿
了
榕
樹
、
竹
子
、
石
松
等
草
木
。
從
外
洞
通

中
洞
的
拱
形
洞
口
，
只
能
容
一
人
通
過
。
旁
邊
立
㠥
一
塊

酷
似
大
象
形
狀
的
灰
白
色
的
大
石
頭
，
像
衛
士
守
衛
㠥
洞

門
。
中
洞
長
八
米
，
寬
五
米
，
高
四
米
，
洞
裡
又
似
是
一

個
精
美
的
藝
術
館
。
再
通
過
一
個
螺
口
形
的
洞
口
，
就
進

入
了
長
方
形
的
內
洞
，
長
約
六
十
米
，
寬
約
二
十
米
，
四

周
鐘
乳
石
錯
落
有
致
，
很
自
然
地
形
成
許
多
小
洞
及
生
動

的
雕
像
造
型
。

在
遊
艇
上
憑
窗
寄
望
，
下
龍
灣
的
水
是
沉
靜
的
，
清
澈
透
明
的
水

質
，
溫
婉
得
如
同
含
羞
的
漁
家
少
女
，
甚
至
讓
你
感
覺
不
到
是
在
海
上

漂
。下

龍
灣
的
山
不
高
，
只
有
五
十
米
左
右
的
高
度
，
奇
特
之
處
是
你
說

那
是
山
，
感
覺
上
卻
是
岩
，
泥
土
的
蹤
跡
並
不
多
見
。
據
導
遊
介
紹
那

山
是
地
球
的
蛻
變
而
從
海
底
浮
上
來
的
。
船
慢
慢
地
靠
岸
的
當
兒
，
滿

眼
都
是
藤
類
植
物
攀
附
岩
石
的
景
象
。

爬
山
的
時
候
，
才
知
道
山
路
頗
陡
，
摸
㠥
長
滿
青
苔
的
扶
手
上
山
，

一
低
頭
感
覺
就
是
﹁
險
峻
﹂，
到
半
山
腰
停
了
下
來
，
彎
㠥
腰
進
了
一

個
小
洞
，
洞
口
只
是
一
個
人
的
大
小
，
確
切
地
說
是
進
了
一
個
岩
洞
，

抬
眼
的
時
候
便
會
豁
然
開
朗
，
頗
有
﹁
柳
暗
花
明
又
一
村
﹂
之
感
！

下龍灣的山與水
蘇狄嘉

海闊
天空

溫
家
寶
總
理
臨
別
秋
波
，
在

國
務
院
會
議
論
經
濟
形
勢
，
一

句
﹁
企
穩
了
﹂
可
真
是
值
何
止

億
億
金
哩
。
﹁
穩
增
長
政
策
絲

毫
不
能
鬆
動
。
﹂
對
中
國
經
濟

趨
穩
的
意
義
何
止
是
影
響
十
四
億
人

口
的
中
國
，
而
對
全
球
經
濟
亦
然
，

中
國
穩
增
長
對
環
球
復
甦
同
樣
有

利
，
是
好
消
息
也
。
在
此
之
前
，
全

球
各
地
分
析
家
對
中
國
經
濟
抱
不
太

樂
觀
的
預
測
，
甚
至
憂
慮
中
國
經
濟

將
﹁
硬
㠥
陸
﹂。
市
場
對
其
風
險
亦
趨

增
。
作
為
全
球
經
濟
第
二
大
實
體
的

中
國
，
連
續
多
個
季
度
增
速
下
滑
，

對
今
後
經
濟
是
否
趨
穩
不
無
擔
心
。

事
關
中
國
有
關
經
濟
數
據
透
明
度
不

高
，
恐
防
連
鎖
性
效
應
產
生
，
影
響
其
他
相
關

國
家
經
濟
復
甦
的
憂
慮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
面
對
中
國
政
府
將
換
屆
之
際
，
溫
家
寶
總
理

公
開
表
態
，
而
當
局
亦
公
布
第
三
季
度
經
濟
數

據
好
於
預
期
，G

D
P

同
比
增
長
百
分
之
七
點

四
。
市
場
相
信
中
國
經
濟
回
穩
並
將
企
定
，
謀

反
彈
可
期
。

股
市
始
終
走
於
經
濟
之
前
，
自
九
月
上
旬

起
，
由
美
國
量
化
寬
鬆
公
布
後
，
港
股
由
一
萬

九
千
多
點
止
跌
反
彈
，
連
續
六
個
多
星
期
上

升
，
上
周
五
㞫
生
指
數
升
至
二
萬
一
千
五
百
多

點
了
。
一
如
傳
統
走
勢
，
每
次
升
市
初
由
㞫
生

指
數
率
先
，
到
某
一
程
度
再
由
中
資
國
企
等
接

力
。
今
次
也
不
例
外
。
再
加
上
，
中
共
十
八
大

會
議
召
開
在
即
，
順
利
完
成
接
班
﹁
維
穩
﹂
可

期
。
溫
家
寶
總
理
一
言
九
鼎
﹁
企
穩
了
﹂，
穩
增

長
政
策
論
定
中
國
新
政
府
經
濟
形
勢
，
市
場
信

心
有
增
。
內
地
A
股
似
也
走
出
谷
底
了
。
港
股

已
升
了
不
少
，
而
今
才
入
市
，
或
許
一
不
小
心

會
接
火
棒
。
不
過
，
做
做
功
課
，
尋
找
還
未
升

的
落
後
股
﹁
飲
尾
水
﹂。
︵
九
四
一
︶
中
移
動
是

落
後
股
，
但
卻
是
人
所
共
知
﹁
避
風
塘
﹂。
現
時

股
友
喜
覓
快
餐
即
食
即
賺
，
太
穩
健
者
未
必
㝄

食
。
今
個
禮
拜
可
能
輪
到
炒
三
、
四
線
股
亦
未

定
。
惟
千
萬
小
心
要
識
上
車
和
落
車
。
所
謂
富

貴
如
浮
雲
，
一
日
未
套
現
賺
錢
在
手
者
只
是
紙

上
富
貴
，
有
位
名
股
神
就
曾
奉
勸
股
民
一
定
要

以
賺
到
錢
套
到
現
在
手
才
是
真
贏
家
。

「企穩了」
思　旋

思旋
天地

經
常
有
人
問
我
，
主
持
︽
舊
日
的
足

跡
︾
十
三
年
了
，
最
想
訪
問
的
是
誰
？

毫
無
疑
問
是—

—

粵
劇
皇
后
﹁
女
姐
﹂

紅
線
女
。
她
的
經
歷
實
在
太
不
凡
。
終

於
在
英
皇
集
團
七
十
周
年
晚
宴
，
我
有

幸
坐
在
女
姐
身
邊
，
真
有
點
不
真
實
的
感

覺
。
女
姐
如
蜜
糖
，
就
連
小
鳳
姐
、
寶
珠

姐
、L

IN
A

姐
都
走
過
來
要
求
合
照
，
悄
悄
告

訴
你
，
女
姐
並
非
來
者
不
拒
的
。

八
十
六
歲
的
女
姐
耳
聰
目
明
、
風
度
迷

人
，
最
難
忘
，
台
上
主
禮
人
一
聲
﹁
大
家
飲

杯
﹂，
女
姐
不
慌
不
忙
將
手
上
的
熱
茶
倒
進
酒

杯
裡
，
一
起
舉
杯
，
她
那
種
自
若
，
真
不
知

道
要
學
多
久
才
可
學
會
。
她
笑
曰
：
﹁
英
皇

七
十
年
，
不
及
我
，
我
入
行
七
十
三
年
。
﹂

嘩
，
那
麼
要
好
好
慶
祝
了
，
女
姐
微
笑
點

頭
。

當
晚
在
我
不
斷
表
明
希
望
女
姐
接
受
專
訪
的
心
跡
，

她
終
於
首
肯
，
要
我
跟
她
的
契
仔
吳
雨
大
哥
約
時
間
，

地
點
在
廣
州
紅
線
女
藝
術
中
心
。
錄
音
當
日
女
姐
帶
我

到
展
覽
廳
，
看
到
她
小
時
候
的
全
家
福
，
人
堆
之
中
，

只
見
十
二
兄
弟
姊
妹
排
行
最
小
的
女
姐
依
偎
在
經
營
藥

材
的
父
親
身
旁
，
出
生
富
戶
人
家
衣
食
無
憂
的
她
漂
亮

可
人
。

訪
問
中
女
姐
有
如
口
述
歷
史
，
談
到
戰
亂
中
，
母
親

將
她
送
到
舅
母
花
旦
何
芙
蓮
處
學
習
大
戲
，
取
名
﹁
小

燕
紅
﹂，
原
來
女
姐
不
喜
歡
﹁
小
﹂
字
作
名
，
直
到
多
年

後
拜
師
﹁
三
哥
﹂
靚
少
鳳
，
三
哥
為
她
改
名
﹁
紅
線

女
﹂，
意
思
是
﹁
女
俠
﹂，
她
開
心
不
已
。
我
相
信
三
哥

也
想
不
到
紅
線
女
這
名
字
響
噹
噹
之
餘
，
亦
經
歷
不
少

風
浪
，
那
份
﹁
女
俠
﹂
風
骨
表
露
無
遺
。

一
九
五
五
年
女
姐
在
香
港
發
展
得
要
風
得
風
、
要
雨

得
雨
，
忽
然
她
宣
布
要
放
棄
一
切
回
歸
祖
國
，
當
時
她

貴
為
馬
師
曾
夫
人
，
為
何
願
意
拋
棄
家
庭
？
我
此
一

問
，
女
姐
面
色
大
變
：
﹁
你
做
乜
要
問
我
呢
個
問
題
？

⋯
⋯

唔
係
我
唔
要
佢
，
係
佢⋯

⋯

。
﹂
到
底
當
時
發
生

了
什
麼
事
？
後
來
文
革
時
期
女
姐
被
迫
封
咪
十
三
年
，

她
是
如
何
捱
過
？
今
天
她
依
然
天
天
上
班
，
﹁
要
有
工

作
才
有
活
力
！
﹂
這
是
女
姐
的
生
活
動
力
，
忽
然
她
高

唱
新
曲
：
花
城
之
春
。
又
笑
了
！

女
姐
的
爽
朗
笑
聲
和
專
訪
可
從
香
港
電
台
網
站
重

溫
。
這
位
一
代
天
嬌
在
她
人
生
中
的
取
捨
，
可
知
她
的

浪
漫
；
她
的
藝
術
成
就
毋
可
置
疑
，
不
過
，
更
教
我
㠥

迷
的
是
她
那
股
笑
看
江
湖
，
不
屈
不
撓
的
情
操
。

粵劇皇后
車淑梅

淑梅
足跡

位於湖南湘西自治州的鳳凰城內只有一條像樣
的東西大街，是名副其實的袖珍小城。然而這袖
珍小城名聲卻不小，2002年成為國家級歷史文化
名城，2006年又進入了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，
享有「中國最美小城」之譽。
懷㠥對袖珍小城的幾許神秘、幾許敬意，我開

始了湘西之旅的鳳凰行。從懷化火車站下車，換
乘去鳳凰的中巴，約兩個半小時的行程，便進入
鳳凰古城。鳳凰最初得名於西南邊陲的鳳凰山，
此山酷似展翅而飛的鳳凰，為歷代統治者鎮守西
南邊陲的屯兵營，因當地缺水，後來轉到沱江
鎮，這才有了今天的鳳凰古城。一進入古城，我
便被一種難以言盡的大美所震懾，她的古樸、她
的秀麗、她的天然、她的風情、她的厚重、她的
文化⋯⋯都是我所遊古城中無法比擬的。城內古
跡星羅棋布，吊腳樓群、虹橋、南長城、石板
寨、黃絲橋古城、奇樑洞、名人故居等讓人目不
暇接。潺潺東流的沱江繞城而過，人們在江邊淘
米、洗菜、浣衣，頓讓人滋生出一種江南水鄉的
韻味。行走在古城狹長而彎曲的青石板路，兩邊
是一家家的商舖，刺繡、織錦、蠟染、紮染、銀
飾等等做工獨特、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各種民間
工藝品琳琅滿目，層層疊疊的掛㠥、放㠥，供遊
客慢慢挑選。小街上遊人如織，卻感覺不到擁擠
或是喧鬧。在鳳凰的小街上，所有的遊人都不由
自主地放慢了腳步，放低了音量。因為要領略鳳
凰真正的美，容不得半點喧囂，半點浮躁。走在
鳳凰古老的小街上，撫摸那一垛垛老牆，似乎能
聽到歷史漸去漸遠的腳步聲；踩在一塊塊青石板

上，彷彿能看到晨光中苗族少女那背水的寂寥背
影。靜靜藏身於小巷深處的沈從文故居，是一個
融南北建築特色的四合院建築，古色古香，小巧
玲瓏。來到這裡的遊人看到陳列的沈老作品，都
會不由地發出感歎：不朽的文字就是這樣從每一
塊青石板、每一條烏篷船、每一座吊腳樓及每一
處流水上長出來的，自然得不需任何修飾。
跨越沱江的虹橋是古城的又一壯觀，此橋逾600

多年，歷經滄桑而不衰，橋身兩台兩墩三孔，兩
個橋墩成船形，恰似一條雨後彩虹橫臥在沱江河
上，故名「虹橋」。橋上建有風雨樓，樓為兩層，
二樓為民俗文化樓。踏梯而上，無論是兩側的文
化藝術長廊，還是中間的藝術迴廊，抑或是那古
樹 做桌椅的茶室都讓你眼界大開，驚嘆不已。
許多民間珍稀工藝品如苗王木椅、巨型煙袋等都
陳列其中，同時陳列的還有書畫大家及文化名人
王羲之、康有為、于佑任、虞逸夫、顏家龍、史
穆、陳羲明等的作品，作品的內容，許多都是關
於鳳凰的人、鳳凰的詩、鳳凰的景、鳳凰的風物
民俗⋯⋯透過「燈籠」式門窗，憑窗外望，鳳凰
全貌盡收眼底。坐在籐椅上，品㠥香茶，靜靜地
觀望㠥眼前的一切，感受這難得的平靜和文化的
熏陶，其樂融融。
到鳳凰不遊沱江，猶如到北京不登長城一樣遺

憾。因為沱江是鳳凰的生命之河，也是鳳凰的靈
氣所在。沱江其實是條長長的小河，水靜靜地流
淌㠥，很淺，很多地方半篙就能落底，她清澈透
明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的游魚，還有那些飄搖
㠥的長長水草。同船一位遊客不慎將太陽鏡掉入

河中，竟然還能隱約看到它落在何處，真讓人嘖
嘖稱奇沱江的清純。稱奇的還有沱江跳石，每隔
不遠，你便會看到水中有幾塊巨型跳石，兩岸的
人們踩㠥這些跳石相互過江。因為這些跳石，沱
江就更富有情趣了，水遇到跳石，會聚集為一股
股的水流往下沖，發出淙淙聲，陽光照㠥顫動的
水花，水影迭起，形成厚厚的白色浪層。而沱
江，便被拉成了高低幾層，形成了一條立體之
河。映㠥背後的青山，沱江就更加綠如翡翠生動
可愛，竹篙一划，水面泛起朵朵漣漪，似乎是巨
筆描繪的一幅水彩畫。沱江的情趣還在於江面上
常常蕩漾㠥苗家情歌，有時是艄公和岸邊女子對
唱，有時則是苗家女子獨唱。這不，我們正觀賞
兩岸綠樹遮掩的吊腳樓時，突然身後飄來了清脆
的歌聲：「高高元寶山/山穿雲雲纏山/愛在田野
上流淌/苗哥苗妹情意長⋯⋯」扭頭觀望，只見一
苗家女子站在一艘遊船上，身穿㠥苗家盛裝，配
㠥叮噹作響、耀眼閃光的銀飾，長裙赤足，一邊
唱歌，一邊擊鼓。艄公說，這苗家女是專們陪伴
客人們遊江的，以便使大家玩得盡興。苗家女希
望有人和她「對歌」，然她那艘船上無人響應，於
是遊船向我們靠來。同船遊客你推我讓，嘻嘻哈
哈，卻無一人敢應唱。我喉嚨也癢癢的，但苦於
苗家情歌知之不多，唱技不精，故羞於張口。看
到苗家女有些失望的表情，我終於忍不住吼起比
較熟悉的《情歌唱給苗家寨》：「一座南山靜靜
地盼盼得春暖花又開/一道巫水緩緩地流流成一片
相思海⋯⋯」此歌一出，苗家女頓時喜形於色，
立馬接歌往下唱：「離鄉的哥哥你快回來快回來/
挑蘆笙的妹子兒呦心事滿滿等你猜/塞囉哩塞塞囉
哩塞/最美的情歌唱給唱給苗家寨⋯⋯」兩艘遊船
上的遊客齊聲叫好，弄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。而
那苗家女卻手舞足蹈，激情地踩㠥鼓點舞起來，
「逼」㠥我這個公雞嗓子又和她對唱了兩首情歌，

這才折回又和別的遊船對歌去了。
沱江對歌讓我等遊客融入了苗家生活，體會到

了實實在在的苗族風情。離開鳳凰有些時日了，
但直到今天，我覺得自己依然留在那裡，留在那
風景絕美的古城畫卷裡，留在沱江與苗家姑娘對
歌的仙境裡。

湘西之行說鳳凰

■《先導》報連載的《殺人王》。 作者提供圖片

■虹橋是古城的又一壯觀。 網上圖片

■沱江跳石。 網上圖片


